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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议“钗黛合一” 

关于中国古典名著《红楼梦》的争议很多，其中钗黛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。林黛玉、薛宝钗两位女主角在小说中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美，一个是“世外仙姝寂寞林”，一个是“山中高士晶莹雪”，他们都很美，很出众。薛、林二人哪个更胜一筹？一直难以下定论。有的甚至认为钗黛是“两种不可调和的美”，是“两种不同精神追求的体现”，把钗黛置于对立的两面。俞平伯先生最早提出了“二美合一”的观点，令我们反思，钗黛真的一个是“理性、世故”的代名词，一个是“感性、脱俗”的化身？她们形同渊源，不可调和？钗黛各异的外表掩盖下没有本质相似的东西？钗黛合一难道不是更完美，更有说服力吗？细究深处，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在作者独具匠心的设计下，感悟作品后，我们会发现，钗黛二人具有许多相同的品质，作者巧妙地将同一美人穿上不同的衣裳，佩带不同的首饰，呈现给以不同的美感。这样本质相同而外表迥异的一对人物形象，在作者精心设计下似乎相差甚远，变幻迷离，但实则不然。钗黛各异的美，相互补充，达到情感和理智的高度统一，钗黛合一岂不是一个更丰满，更完美的艺术形象，或许还能在某种程度上挽救她们悲剧的命运。

1、 钗黛共性——钗黛合一的基础。

在《红楼梦》原著中，钗黛二人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，她们与宝玉的爱情悲欢离合是引导全文的重要线索，“悲金悼玉”也是行文的重要主旨之一。在《金陵十二钗》判词中，惟独钗黛合用一图一词，文中多次把二人相提并论，不分高低。宝玉梦游太虚幻境，与之成亲的仙姬名叫“兼美”，其形态“鲜艳妩媚，大似宝钗；风流袅娜，又如黛玉”，在这里，作者有意伏笔，更进一步证实了“钗黛合一”不是无稽之谈，而是有充分依据的。她们有许多共同点，又能在巧妙的包装下呈现不同的姿态。

钗黛二人都是美的化身，她们二人的外貌、才情、气质居十二钗之首，仿佛百花丛中的两支奇葩。她们一如姣花、一如纤柳，一如杨妃、一如飞燕。在原著二十七回中“滴翠亭杨妃戏蝶，埋香冢飞燕泣残红”，显然这里“杨妃”指体态丰腴的宝钗，“飞燕”喻指纤瘦的黛玉。一个环肥，一个燕瘦，这正是中国古典审美中的最理想的两种女性。林黛玉本是西方灵河岸边的绛姝仙草，这本身就赋予了她脱俗、娇弱的仙姿，正如书中所“娴静处如娇花照水，行动处似弱柳扶风。心较比干多一窍，病如西子胜三分”，有着与众不同的自然风流态度，像深谷中临风吐萼的奇葩，散发着幽幽的清香，惹人爱怜。而宝钗则“唇不点而红，眉不画而翠，眼如水杏”，颇具美人风韵，拟为“艳冠群芳”的牡丹——花中之王，落落大方，端庄稳重，像一颗精金良玉的美，她们二人的美无可比拟。钗黛二人博览群书，诗词曲赋风格虽不尽相同，但也是众人莫及，“秋爽斋偶结海棠社，蘅芜苑夜拟菊花诗”“林潇湘魁夺菊花诗，薛蘅芜讽和螃蟹咏”（原著第37、38回），不是钗居榜首，就是黛夺桂冠，二人通今博古，琴棋书画无所不精，在当时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封建社会，是非常了不起的，这些是钗黛二人品质呈现给读者的表层美。

钗黛二人虽在外表上有差异，但她们却有着相同的精神追求，她们都有着青春女儿真、善、美的一面，她们内心都有着高洁、拒俗的本质。

林黛玉乃绛姝仙草，有着脱俗的气质，从不拿“仕途经济，读书攀爬”之类的话来劝宝玉，视不追求功名利禄的宝玉为知己，“孤标傲世携谁隐，一样花开为谁迟？”。她用自己纯洁的泪和心灵去爱着宝玉。他的葬花词就是其自身的写照:

     “未若锦囊收艳骨，一朴净土净风流。

       质本洁来还自去，强于污淖陷泥沟。”
惜花如此，由花及人，表达了她不愿与世同流合污的高洁思想。在贾府这个“温柔富贵乡，花柳繁华地”的花花世界里，她用一颗敏感的心灵看到的却是“一年三百六十日，风刀霜剑严相逼”，她只有对月长叹，对花长嗟，泪洒潇湘，用自己的心灵去寻找知心者。黛玉所追求的是超脱茫茫世俗的精神境界，一种纯净、唯美的、高尚的境界，一如她暗藏的真实身份“警幻仙子”般不食人间烟火，而宝钗往往给人的印象醉心于功名利禄，热中于仕途经济，在第38回菊花蟹宴上，宝、钗、黛三人作诗咏蟹，虽各有千秋，但宝钗的《螃蟹咏》一举夺冠，诗云：

                “桂霭桐荫坐举觞，兴安涎口盼重阳。

                  眼前道路无经纬，皮里春秋空黑黄。”

这是一首文笔辛辣，言辞尖锐的讽刺诗，诗歌辛辣的讽刺了世间贪婪，鄙俗的无知之辈，一句“眼前道路无经纬，皮里春秋空黑黄”把世间凡夫俗子丑态刻画的入木三分。众姐妹看毕都说“这方是咏蟹的绝唱！这些小题目，原要寓大意，才算是大才，只是讽刺世人太刻毒了”，这样笔触辛辣的诗出自寻常稳健的封建淑女之口，也正说明了宝钗并非趋炎附势的小人，也并非一心往上爬的野心家，她和黛玉一样内心世界保持着一片高雅清洁、对世间的贪酷洞察得清清楚楚，同时也本能的反感。她曾对黛玉说：“男人们读书明理，这便好了，只是如今并不见有这样的人，读了书倒更坏了，这是书误了他，可惜也把书给糟蹋了。”（原著第42回）一个深闺的女子，作为一个单薄的个体要远拒污秽，不落世俗，她能做的只是不关己事不开口，保持缄默，只把熟谙针敝家计当女儿份内之事。在助理探春理家时，她也忘不了同满脑子金钱利弊的“市俗”划清界线：“你们才办了两天事，就利欲熏心起来，把朱夫子都看虚浮了”。探春知是宝钗开玩笑的戏言，却表达了宝钗虽涉足世务却又超脱世俗的心态，颇得儒家“入世出世”之精髓，既能得以实用，治国、齐家、平天下却能功成身退，不流于世俗。可见在宝钗内心深处，有着与黛玉相同的精神追求，超脱世俗，做一个清清白白的女儿家。

钗黛二人都具有高洁的气质，林黛玉自是“世外仙姝寂寞林”，泣残红，埋香冢，惜花如人。她对宝玉的感情也是如此，虽然压抑在礼教氛围之内，但却不乏直爽、真诚的表达：“你只管你，你好我自好；你何必为我自失？殊不知你失我自失”，这种以生命无私的爱着对方，无比纯洁，是一种纯美的境界，是一种圣洁的爱。在清幽的潇湘馆里，她过的是“青灯照壁人初睡，冷雨敲窗被未暖”的漫漫长夜，大观园的花团锦簇，繁华热闹与她无关，她不会曲意逢迎，不会讨人喜欢，而是凭着自己的心去做。身世的孤零让她处处自尊、自重、自爱。在原著第十六回中，宝玉将北静王所送脊翎香串送给黛玉，黛玉掷而不取，“什么臭男人拿过的”，世间的一切在她的眼中很肮脏，她也惟恐自己的东西落入污秽之中，第十八回中，黛玉误解香囊袋，便是明证。宝钗一首《白海棠咏》诗社夺魁，也是其和黛玉自比清高、圣洁的宣言：

“珍重芳姿昼掩门，自携手瓮灌苔盆。

胭脂洗去秋阶影，冰雪招来露彻魂。

淡极始知花更艳，愁多焉得玉无痕。

欲偿白帝宜清洁，不语婷婷日黄昏。”

诗中淡雅清洁，冰雪为魂的白海棠，以及那位“珍重芳姿、自携手瓮”的大家闺秀，不正是宝钗自己的化身么？冰雪聪莹的白海棠和风漏清淡的芙蓉花相媲美（黛玉掣签为芙蓉花63回），宝钗平素衣着朴素，也不爱花儿粉儿的，这和黛玉有几份相似，连她所住的蘅芜苑，也有着清幽、淡雅的气象：“进了蘅芜苑，只觉异香扑鼻。……及进房屋，雪洞一般，一色玩器全无。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，瓶中供着数支菊花，并两部书、茶佤、差杯而已，床上只吊着青纱缦，衾褥也十分朴素。”（原著第四十回）善于以物喻人，以景喻人的《红楼梦》显然借蘅芜苑的景物刻画了宝钗素性淡泊，不事奢华的特点。具有迥异同工的是对黛玉书房的描写，案上设着笔砚，书架上放着满满的书，不像闺房，倒似一个别致的书房，房外“翠竹夹路，土地上苍苔布满，中间羊肠一条石子砌的甬路”，同样的朴素、清幽与雅致。这些都是其主人品格的一个影射。

二、钗黛个性——钗黛合一的必然性

黛玉自幼寄居在“与别家不同”的外祖母家，“上无母教养，下无姊妹兄弟扶持”，这种孤独的境地让她在大观园里步步留心，惟恐被别人耻笑了去，也养成了怪癖、多疑的性格，在小说第七回中，周瑞家的送宫花给女孩子们，别人都称谢不已，惟有她只看一眼，问道：“还是单送给我一人的，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？”周瑞家的道：“各位都有的，这两支是姑娘的。”黛玉即冷笑道：“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就不给我。”她这种猜疑，我们知道有特殊的原因，但却给老妈子们留下了小心眼、极难伺候的坏印象。在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大观园里，从小一块长大、脾气性格彼此了解的宝玉，成了她唯一的精神支柱，她警惕地守卫着。贾宝玉在薛姨妈处要喝酒，李麽麽一味阻拦，黛玉挺身而出，尖刻地说：“必定姨妈这里是外人，不当在这里吃，也未可知。”亲戚之间的亲疏礼数，在贾府相当看重的，黛玉一句话，转移了喝酒的实质，“真真这林姐儿，说出一句话比刀子还厉害”，就连一贯对她宠爱有加的贾母也讲“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，倒不如不说的好”，可见黛玉在为人处事上，不善讨人喜欢，毫无遮拦的说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，而在那个虚伪、充满险恶的人情世界里，这样的性格显然是不和谐的。史湘云就当面指责过黛玉“她再不放人一点儿，专会批人，就算你比世人好，也不见一个打趣一个”，她曾对宝玉说：“她是小性儿，行动爱恼人，专会辖治你的人。”在今天，我们看来黛玉并不是有意去伤害别人，她的言行率直、真实，但在人际关系复杂的大观园里却不受欢迎，这也是她悲剧下场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在群芳开夜宴中，黛玉掣签为芙蓉花，题诗为“莫怨东风当自嗟”，在这里，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黛玉这种孤僻性格的一点不满。

宝钗在群芳宴中，所掣签为“任是无情也动人”，为艳冠群芳的牡丹，这正是宝钗稳重平和性格的一种写照，先抛开“无情”二字来看，宝钗热情地对待身边的姐妹，嘘寒问暖甚是周到、妥帖。在小说第37回偶结海棠社，湘云一时兴起作东，宝钗暗自思量知其平素困难，便解囊相助促成螃蟹宴，“湘云心中自是感服，把宝钗当作亲姐姐一样看待”，对贫困的刑柚烟，宝钗“每体贴相济”，对待下人丫环们也是如此，袭人对她的印象是“宝姑娘叫人敬重，真真有涵养，心地宽大”，她的与人为善，在大观园里好评如潮，也为她最终入选宝二奶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连向来对“金玉之论”有恻隐之心的黛玉也被其感动，“金兰契互剖金兰语”（原著第45回），当宝钗指出不该在宴会上说出《西厢记》、《牡丹亭》词后，黛玉“低头吃茶，心中暗伏”，并表示“大大感谢她，承认往日竟是我错了”，一反过去的嫉妒态度，和宝钗俨似同胞共出，较诸人更为密切。

“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”，宝钗的动人之处表现在她的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上，小惠全大体，而黛玉所不能及，但宝钗的克己复礼，处处迎合封建家庭口味的处世态度，却给人“世故”“无情”的感觉，在她过生日之际，她依着贾母平素喜好点菜、点戏文。力求讨取贾母的欢心，元春省亲之时众兄弟姊妹一起做诗，她细心地发现，元春不喜“绿玉”，遂改贾宝玉“红香绿玉”为“怡红快绿”，在大观园其才情实不在黛玉之下，但黛玉想到的是“今夜大展其才，将众人压倒”，而宝钗“不以书字为念，只留心针线家计等”，因为她知道在这个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社会，什么才是做女人的本份，她的世故一览无余。在小说第27回中，宝钗扑蝶到滴翠亭边，无意中听到小红和坠儿的私心话，怕臊了她们，便使了个金蝉脱壳之法，假寻黛玉至此，嫁祸于黛玉，其聪明攻于心计之处也显现出来。另外，宝钗在对待金钏之死这件事情上，充分展示其性格另一面“冷”的特点，在第32回宝钗听说金钏投井来安慰王夫人时曾说道：“姨娘是慈善人，固然这么想。据我来看，她并不是赌气投井，多半是在井边玩耍，失了脚掉下去的。岂有这样大气的理？纵然有这样大气，也不过是个糊涂人，也不为可惜。”在这里，宝钗无情地站在封建家族的立场上，为王夫人开脱罪责，区区一个丫环性命，很不可惜的，显得非常冷漠无情，即使宝钗有了主意，也是“不干己事不开口，一问摇头三不知”，而在金钏之死时，为了安慰心有不安的王夫人，为了维护封建家族的利益，却无情地遮掩事实真相。在这方面，宝钗的心机比黛玉的直爽言语伤人更可怕，宝钗似乎对谁都很用心、热情，但却又有一股冷气藏在骨子里，让人不寒而栗。

宝钗作为一个明事理的大家闺秀，自愿服务于这个大家庭，甚至包括爱情，她也喜欢宝玉，不止一次规劝宝玉走仕途经济的道路，她知道黛玉才是宝玉的知己，在对待亲事方面，她认为：“女孩儿家的事情是父母做主的，如今我父亲没了，妈妈应该做主，再不然问哥哥。”听从父母之命，虽百般委屈却置若罔闻，宝钗不是宝玉的知音，虽荣登宝二奶奶的位置，却终究不能和宝玉同心，“空对着，山中高士晶莹雪”，这是宝钗的悲哀，一段没有感情的婚姻，一场父母之命、充满家庭利益的婚姻。黛玉和宝玉的心灵是相通的，但他们经常发生口角，她的本意也只是想把尚在朦胧中的爱情澄清得更明晰一点，但却给贾府上下人留下气量狭窄，涵养缺乏的坏印象。在封建大观园里，女儿们的婚姻都是父母做主，不需要也不允许黛玉式的“情感展示”，不允许对“自由恋爱”的表白和追求，贾母在给宝玉定亲之时，曾说过：“也别论远近亲疏，只要深知那姑娘的脾性儿好，模样儿周正，就好。”所以贾府的最终选择是宝钗，这也预示了她们二人悲剧命运的开始，一个香消玉损，一个寂寞守寡。

黛玉和宝钗，既是两个活生生的典型人物，又是人，是女性性格素质、心理机制两极的高度概括。“人性”可以是感情的、欲望的、任性的、自我的、充分的，它表现为林黛玉；“人性”又是群体的、理性的、有谋略的、自我控制的，它表现为薛宝钗。（引王蒙著《钗黛合一新论》）从上面的论述，我们可以看出钗黛二人在性格上的差异。小说中，我们读到更多的林黛玉多愁善感、爱使小性，而薛宝钗则善解人意、与人为善。前者更多的倾向于感性的、性灵的，后者则倾向于理性的、现实的。宝钗更多的是注重传统道德，她的行为堪称一个标准的封建淑女，而黛玉更多的是重情重性，崇尚依照自己的感情性灵去生活，二者的结局都是悲惨的。

综上所述，我认为，钗黛合一，两者相互补充，是理智与感情的高度统一，既有自我空间，个性发展，又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，钗黛合一成就了一个更完美、更健康的形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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